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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
 

王泉根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 北京 100875)

　　摘要: 新时期儿童文学以其开放性、 创造性和丰富性 , 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入了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深层拓展的表现有三: 一是突破了 “教育工具论” 的束缚 , 确认儿

童文学具有多元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目的 , 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 二是摆脱了

“成人中心论”的羁縻 ,确认儿童文学必须以切合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思维特征为基准

的主体性原则 , 重建人的意识 , 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 三是校正了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

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 , 确认以少年儿童年龄特征与接受心理的差异性来建构

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 , 以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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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样 ,走过了风风雨雨 50年的曲折道路 , 并正在

继续行进之中。在前 27年 ( 1949- 1976) , 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文学外部和内部的原因 , 曾

时大时小地干扰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 10年 “文化大革命” 达至极点。从粉碎 “四人

帮” 的 70年代末起 ,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 大文化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 , 使整个

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它的独立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 获得了无限宽广的发展空间与蓬勃

的生机活力 , 呈现出真正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以其开放性、 创造性

和丰富性为特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 冲破了先前公式化、 概念

化、 工具论的樊篱 , 经过 10多年的锻造 , 终于获得了满蕴时代精神的美学素质 , 并催化为具

有思辨特征的观念成果。它已是一个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同化机能的、 多层次的艺

术载体 , 肩负着培育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的神圣使命 , 在走向少儿世界的同时稳健地

走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艺术个性的自觉。

一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一: 突破了 “教育工具论” 的束缚 , 确认儿童文学具有多元的价

值功能和美学特征 , 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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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儿童文学观念 , 长期习惯于以传统的 “教化” 信条与共和国特定时期视文学为从

属于政治的 “阶级斗争的工具” 的观念相默契 , 儿童文学就简单地成了实用主义的教育儿童

的工具 , 甚至认为这是儿童文学的唯一价值与本质特征。 “教育的方向性” 与 “中心任务配合

论” 长期左右着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 , 使一种本应呈现出生动活泼的艺术个性的文学成了实

施填鸭式灌输的平庸载体 , 造成如同茅盾在 60年代初所批评的那种 “政治挂了帅 , 艺术脱了

班 , 故事公式化 , 人物概念化 , 语言干巴巴” 的局面 [1 ]。

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第一回合是回归文学与回归 “五四”。新时期刚开始时 , 儿童文学的新

潮理论将重心放在力纠极 “左” 思潮影响 , 与整个文学界冲决拘囿艺术发展的庸俗社会学的

樊篱 , 冲决 “阶级斗争工具论” 的束缚同步 , 为冲决儿童文学是 “教育儿童” 的工具论的束

缚作了很大努力。当时提出的一个具有儿童文学自身特色的理论命题是: “儿童文学是文学。”

儿童文学应 “返本归位” , 回到文学版图中来。 正如曹文轩的 《 〈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总序》

所说: “所谓 `新潮’ , 只是反映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 [2 ] ( P272) 以后理论界

又重新评价了陈伯吹的 “童心定律” , 并展开了诸如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与教育性、 成人化与儿

童化、 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 , 还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中风行一时的 “儿童本位论”的历史真相 , 提出实事求是评价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问题。 80

年代中后期出版的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 1986)、 《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 ( 1987)、 《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 1989)等现代儿童文学文献与史著 ,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 , 其价值主

要是为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寻找理论资源 , 寻找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精神。 新时期儿童

文学加强了对未来一代的精神性格和民族心理的积淀层次作深广的探究与开掘 , 强化了对儿

童文学认识功能、 审美意识、 代沟调合、 人格形塑、 游戏精神乃至未来民族国民性的探求和

深思。 儿童文学的状况如何 , 儿童文学作家张扬什么 , 追求什么 , 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

一代的 “国民性”。儿童文学应当担负起改造国民性、 提高未来公民精神素质的重任。在突破

“教育工具论”的进程中 , 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因循守旧的板块结构终于被

总体骚动、 局部深入的艺术新格局所取代 , 统率这种新格局奔突向前的则是少年小说创作的

热流。

率先冲击儿童文学保守局面的是少年小说。在刘心武 《班主任》 的冲击波影响下 , 一批

年轻的作者以感应生活的敏锐与执着求真的精神 , 为刚刚复苏的小百花园地催生了一派生意

盎然的新绿。 王安忆的小说 《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以其主题的深刻与毫不吞吞吐吐的写作姿

态 , 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第一阵骚动。这篇 “问题小说” 在少儿读者以及家长、 教师中所激

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响 , 将儿童文学由描写 “伤痕” 而直接拉入了 “反思”。 紧跟着 , 《泥泞的

春天》 (王一地 )、 《乱世少年》 (萧育轩 )、 《吃拖拉机的故事》 (罗辰生 )、 《被扭曲了的树秧》

(刘岩 )、 《再见了 , 我的星星》 (曹文轩 ) ……竞相推出。这些作品一反以往的虚饰与陈套 , 直

面人生 , 拥抱现实 , 引起了小读者和他们家长的广泛兴趣。 儿童文学的新生之光 , 终于在小

说领域首先点燃起来 ,并一发而不可收 ,流布成奇云郁起的景观 ,并很快催化出象征手法、哲

理反思、 心理体验、 悲剧意识以及散文化、 荒谬感、 意识流等创作现象。在这片活泼轩昂的

领域 , 既有大胆触及时弊、 针砭现实 , 帮助小读者认识和评价 “初级阶段” 社会世相的 “问

题小说” , 如丁阿虎的 《祭蛇》、 王路遥的 《破案记》、 汪黔初的 《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 ,

也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过去艰苦革命岁月生活的 “战争小说” , 如严阵的 《荒漠奇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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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模的 《奇花》、 王一地的 《少年爆破队》、 张映文的 《扶我上战马的人》; 既有通过儿童的视

角 , 着力描绘两代人心灵碰撞和理解的 “代沟小说” , 如关夕芝的 《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 刘

霆燕的 《老人和黑帽子》、 刘心武的 《我可不怕十三岁》 , 也有引导少男少女认识 “心理性断

乳”所带来的身心剧变 , 平衡青春期紧张情结的 “身边小说” , 如陈丹燕的 《上锁的抽屉》、 秦

文君的 《少女罗薇》、 张成新的 《啊 , 少男少女》、 肖复兴的 《中学生三部曲》 ; 既有礼赞少年

朋友自立自强的阳刚气质勇敢走向人生之路的 “小小男子汉小说” , 如曹文轩的 《弓》、 陈丽

的 《遥遥黄河源》、 蔡玉明的 《脚下的路》 , 也有剖析失足少年的命运 , 拯救迷途羔羊的 “工

读生小说” , 如刘厚明的 《绿色钱包》、 柯岩的 《寻找回来的世界》、 任大霖的 《喀戎在挣扎》 ;

既有追求小说表现手法的刻意创新与探求的 “探索小说” , 如班马的 《鱼幻》、 《迷失在深夏古

镇中》 , 也有注重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 , 寓哲理、 情理、伦理于一炉的 “哲理小说” , 如

程玮的 《白色的塔》、 《孩子、 老人和雕塑》 ; 既有直面成人世界的精神创伤带给孩子世界不幸

与痛苦的、 令人警悟的 “悲剧小说” , 如常新港的 《独船》、 刘汉一的 《毛茸茸的胡须》 , 也有

表现人与动物的关系 , 借助艺术化的动物形象艺术地体现人的本质的动物小说 , 如蔺瑾的

《冰河上的激战》、 沈石溪的 《第七条猎狗》、 乌热尔图的 《老人和鹿》 , 等等。中国儿童文学

的小说创作 , 从来没有出现过像 80年代那般热闹 , 那般精彩 , 那般主题多元与艺术多样的景

观。奇葩纷呈的小说创作直接铸就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繁荣兴盛的局面。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

“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们一致认为: 小说创作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成绩最为显著的门

类 , “其中一些作品足以与我国目前成人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媲美” , 以往儿童文学创作中单一

的教育性传统与褊狭保守的局面终于被彻底打破 ,“它体现了作家对我们民族精神新的理解与

追求” , 体现了儿童文学新的美学理想与艺术性格 [3 ]。

二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二: 摆脱了 “成人中心论” 的羁縻 , 确认儿童文学必须以切合少

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思维特征为基准的主体性原则 , 重建人的意识 , 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儿童文学 , 说到底就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 , 这是一种强烈地意识到接受对象的规定性与

接受对象对文学自身特殊需求的文学。可是 ,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提也不能提为儿童

服务 , 而只能与当时的成人文学一起大写成人社会的斗争生活与政治运动。 虽然从未有人颁

布过儿童文学要 “为成人服务” 的创作纲领 , 但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化语境 , 早已

将儿童文学牢牢捆绑在以成人意志为走向 , 以成人运动为中心的功利性、 实用性的 “宣传

车” 上。政治教条、 斗争哲学、 阶级观念已成了童心世界超负荷的重载。为成人政治服务的

“儿童文学观” ,使儿童文学创作不断为了一致的政治目标而朝成人文学相同的艺术范式靠拢。

无论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 , 还是艺术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 , 整个创作变得越来越近似 ; 到

了 “文革” 时期 , 则一致地都崇尚 “三突出” , 而离儿童世界越来越远 , 最终也就不再成其为

儿童文学了。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 , 审视了自己被扭曲的历史 , 清醒地扬弃了既成的 “成人中

心主义” 及由此带来的苦果 , 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进程中 , 再造形象 , 使曾经失落的儿童本位

观念得到复归 , 把颠倒了的服务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 这种复归直接体现在对儿童文学的接

受对象——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层把握与多维表现上 ,体现在对少年儿童的人格独立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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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 自尊心、 自信心的尊重与理解上 (而以往则是 “四大皆空” )。“走向少儿” 已成了新时

期儿童文学创作思想与审美意识嬗变的最重要的特征。 下面 , 试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一下少

年小说系列形象的嬗变过程 , 这对我们理解新时期儿童文学 “走向少儿” 的本体意识是有认

识意义的。

第一系列: “扭曲型”。 其特征是 , 正视 “文化大革命” 这场民族劫难对少儿清纯心灵的

严重扭曲与污染 , 使人们看到 10年浩劫的斗争哲学与 “初级阶段” 某些腐败现象的市侩哲学

留给下一代的心理创伤 , 以及医治这种创伤的严重性与紧迫性。 属于这类形象的 , 有不自觉

地当了 “帮凶”、 伤害同龄人人格尊严的露姐 (黄蓓佳 《阿兔》 ) ; 有受庸俗的 “关系学” 影响

心灵变丑而自以为乖巧的金莹莹 (刘岩 《被扭曲了的树秧》 ) ; 有以父母官职高低调整组合小

伙伴关系的 “精通世故” 的干部子女 (汪黔初 《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 ) 等等。

第二系列: “迷途型”。这一系列的小说提出的命题是: 请求社会 -学校 -家庭理解、 信任与

关怀正处于转化、 迷失或孤独状态中的孩子 , 而不应冷落、 歧视 , 更不应伤害他们。 这实际

上是在呼唤孩子世界同样需要人情、人性、人道精神 , 谴责蔑视少儿人格的某种社会偏见。中

年作家刘厚明的 《绿色钱包》、 邱勋的 《三角圆珠笔》、 柯岩的 《寻找回来的世界》、 罗辰生的

《白脖儿》 , 最先提出这一问题 , 在儿童文学领域高扬了人性的旗帜。青年作家常新港的 《独

船》 , 通过一个船家独子 “独立的心灵世界” 遭到父亲蔑视而造成悲剧的故事 , 向社会大声呼

吁: 请理解我们的下一代 , 多给他们一些维系人类群体自身的爱吧! 安徒生说过: “爱和同情

——这是每个人心里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的感情。” 处于幼者、 弱者、 被动者地位的少年儿童 ,

较之成人 , 更需要人类群体的爱 ; 作为感化、 纯化、 美化孩子心灵的儿童文学 , 较之成人文

学 , 更需要高扬温暖的人道精神。

第三系列: “自立型”。比之前 2类 , “自立型” 小说对少儿 “内世界” 的理解与探究进入

了更深层次。 作家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处于新的自我开始觉醒阶段的少年的独特心态 , 并将这

种心态置于被心理学家称为 “亲子关系隔阂” 即所谓 “代沟” 的矛盾之中 , 在社会文化背景

下 , 观照少年个性的发展与精神的提纯。刘心武 《我可不怕十三岁》 中的 “我” , 力图用自己

的价值观和掌握的知识去规范行为 , 对成年人的指令不再盲目相信与无条件执行。曹文轩的

《古堡》 塑造了两个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 , 自己的问题自己判断解决的 , 具有鲜明自立精神

的 “小小男子汉” 形象。属于同样性格系列的还有 《遥遥黄河源》 (陈丽 ) 中孤单一人万里寻

父 , 初步接触到人生复杂课题的 17岁少年路晔 ; 《弓》 (曹文轩 ) 中不要他人施舍、 宁可自谋

其食的温州弹棉花孩子 ; 《蓝军越过防线》 (李建树 ) 中敢于表现自我、 摒除形式主义而在野

营活动中率先冲上贡戈尔峰的 “蓝军” 少年张汉光 ; 《从山野吹来的风》 (夏有志 ) 中过早经

受生活摔打 , 泼泼辣辣地与风雨搏斗的乡村姑娘秀芸 , 等等。作家热情地支持了小说主人公

初萌的自立、 自强意识 , 表现了当代少年新的健全的文化心理与昂奋进取的阳刚气质。如果

说 , 这些作品是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少年自立精神的热情肯定 , 那么 《猪屁股带来的烦恼》

(苏曼华 )、 《我要我的雕刻刀》 (刘健屏 )、 《墨浓力劲的一笔》 (张微 )、 《罗森塔尔效应》 (小

民 ) 表现的则是此种精神如何在缺乏理解与信任的生活环境中遭受的委屈、 压抑与困惑。 怎

样正确对待当代少年的人格独立性、 思维独创性、 行动自主性 , 这无疑是引导他们健全地走

向成熟、走向社会的重要课题 , 对于培育、强化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中的创新思维、开

拓精神、 阳刚气质有着重要意义。因之 , “自立型” 少年系列形象的出现及其提出的问题 ,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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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第四系列: “断乳型”。 若说以上 3类小说的系列形象侧重于通过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来抒写少年精神的话 , 那么 “断乳型” 系列则是切入到处于身心发育突变阶段的少男少女

“内世界”的深刻裂变 ,直接揭示人生黎明风景线的种种隐秘、困惑与求索。现代心理学认为:

人的一生有两个断乳期: 一是婴儿长大不再吃奶的 “生理性断乳” ; 二是正在走向成熟进程中

的少年渴求个体独立的 “心理性断乳” ; 他们开始寻求父母影响不到的小天地 , 力图脱离大人

的 “势力范围” , 并对其监视作出种种虚张声势的反抗 (如陈丹燕 《上锁的抽屉》、 茅晓群

《为了没有失去的》 ) ; 表现出对异性少年的朦胧情愫 , 表面回避而内心憧憬的背反现象 (如丁

阿虎 《今夜月儿明》、 任大霖 《人生的青果》、 罗辰生 《少年的心》 ) ; 探寻走向人生黎明风景

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之谜 (如韦玲 《出门》 )。“断乳型” 小说把对少儿主体人格的尊重推

向了每一个个体 , 每一个独立存在的精神领域。作家倾心于对天真纯情的少年丰富心理世界

的把握 , 致力于充分个性化和生活多样化的艺术描绘 , 恰如吹过少年心域的一阵绿风 , 给人

以温暖的人道精神和悠悠不尽的美的遐思。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 尤其是小说 , 已经把创作视野直接拓展到了人物的 “内宇宙” , 将审

美意识、 当代意识与小读者的接受心理互相融合沟通 , 加快向 “人学” 的回归 , 加快走进人

(少儿 ) 的领域 , 帮助引导着年幼一辈完成从 “自然的人” 到 “社会的人” 的和谐转化 , 用以

培育出人格崭新、 素质优秀的一代公民。 这是在摆脱了 “成人中心论” 的羁縻 , 确认以少儿

内心精神机制为基准的、 具有本体意识的儿童文学审美尺度以后所带来的必然变化。

重建人的意识 , 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这是新时期文坛不断高扬的一种儿童文学美学原则。

曹文轩在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一书中特列专章探讨儿童文学 , 力倡 “儿童文学承

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 [4 ] ( P312)。与此相呼应 ,汤锐在 《比较儿童文学初探》一书中 ,

也特别探讨了有关新时期儿童文学 “人的主题” 的问题。他们认为 , 塑造未来民族的性格是

新时期儿童文学 “主题的核心” ; “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 , 儿童文学才有可能

出现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 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 [4 ] ( P311) “这是一个充满

忧患情绪、 强调社会责任感、 具有功利性质的观念 , 是传统儿童文学之主旋律 `树人’ 观念

的延伸和变奏 , 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5 ] ( P142) 在 “人的主题” 的旗帜下 , “儿童的一

切均指向未来 , 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 [5 ] ( P153)

新时期以来 , 儿童文学不时出现的关于塑造 “小小男子汉” 形象、 儿童文学需要 “叔

叔” 型硬汉、 需要 “阳刚之气” 的呼唤 , 尤其是一大批多角度、 多层次描写当代少年成长主

题的小说的出现 , 直接将 “人的主题”、 “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这一旗帜插上了当代儿童文学

创作的峰巅。 这些作品是直接对准 “承认人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 承认社会应是由丰富完

满的人格结构的个体构成的社会 ,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成长的首要目标” [6 ] ( P397— 398)的。此

外 ,沈石溪动物小说所张扬的生命意识 ,刘先平大自然探险系列作品所力倡的绿色环保意识 ,

云南 “太阳鸟” 作家群、 辽宁 “棒槌鸟” 作家群所倾心营造的健美风格与边地特色 , 其美学

追求的总趋向也是指向这一 “成长的首要目标”的。我们还应特别提到班马对 “儿童性” ——

儿童生命世界的执著探索。 他的小说 《鱼幻》、 《迷失在深夏古镇中》、 散文集 《星球的细语》

以及理论专著 《前艺术思想》 等 , 就艺术地再现与描绘儿童生命状态、 儿童原始思维、 儿童

生命及原始人类生命的幽秘联系 , 并从学理层面加以探讨提炼而言 , 其所作出的努力和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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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命题 , 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一个必须面对和研究的现象 , 轻易绕不过去。

正是以上种种新潮理论与创作实验的合力作用 , 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 , 增

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 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这一股南北呼应、 东西合流的、 不容抗拒的

新潮之风 , 正鼓荡起中国儿童文学美学精神的风帆 , 向着 21世纪破浪行进!

三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三: 校正了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

位 , 确认以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接受心理的差异性来建构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 , 以推进儿

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从 50年代初期以来 , 儿童文学理论界曾经围绕着儿童文学的定义、 特点、功能等问题进

行过无休止的论争 , 并随着文化背景的变化 , 与政治问题纽结在一起。进入 80年代 , 儿童文

学界还在为一些纠缠不清的 “问题” 搞得不可开交 , 依然 “禁区” 重重 , 创作生产力受到严

重束缚。这说明儿童文学肯定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课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长期以来

我国儿童文学界存在的 “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 与 “创作现象丰富性” 之间的矛盾错位。 具

体地说 , 就是分别从不同接受对象的角度 (如从幼儿的接受能力与审美情趣 ) 出发 , 以此作

为立论依据 , 去统率、 涵盖、 要求整个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 价值功能与艺术创造。 这就好

像 “比着箍箍买鸭蛋” , 凡是不符合我认定的标尺 , 就不是 “儿童文学”。由此造成了一系列

问题的混乱 , 大家各吹各的号 , 各定各的调 , 互不卖帐 , 互相指责 , 使儿童文学发展在这个

“瓶颈” 上卡了壳。

新时期毕竟是变革的年代 , 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 , 东西文化的八面来风 , 当代文坛的迭

出新潮 , 为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参照系 , 并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思维方式和

全方位、 多维度接纳美学信息的网络结构。接受美学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这一网络结构

中最富于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的变革资源。

接受美学明确提出 , 文学作品只是为读者而创作、 为读者而存在的 , 只有能被读者理解

和接受 ,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 ,变成活生生的艺术。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

千百万小读者与大读者一样 , 他们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应环节 , 而是实现作品功能潜力的主

体 , 是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来说 , 并非是被给定的客

观认识对象 , 其价值也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常数 , 而只是一种外部刺激。皮亚杰认为 , 任何

外部刺激 , 只能通过 “同化” 与 “顺化” 两种机能才能得以实现: 只有当外部刺激被主体同

化于他的认识结构之中 , 主体才能对此作出反应 , 从而发生某种改变 , 即作出某种顺化 ; 如

果外部刺激超出了主体结构同化的范围 , 那么同化和顺化就都无法进行 , 也即无法整合于主

体已有的结构之中。在这里 , 外部刺激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 S— R (刺激—反

应 ) , 而应当是: S— AT (主体 A同化刺激 S于结构 T) — R。

很显然 , 作为外部刺激一个方面的儿童文学作品 , 只能在适应接受对象主体结构同化机

能的状况下 , 才能进入其审美视野 ; 反之 , 如果作品与接受对象不具有同构性 , 也即超出了

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能力 , 那么 , 艺术符号就不能整合于他们已有的智慧结构之中 , 死

信息无法转化为活艺术。由于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是包括了从学龄前 ( 3— 6岁 )的幼儿到 14—

15岁的少年乃至 16— 17岁的 “准青年”这样一个复杂的未来公民集合群体 ,由于这个集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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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各自所需的文学在内容、 形式、 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

异 (例如: 少年不爱看 “奶声奶气” 的幼儿读物 , 幼儿看不懂少年小说、 报告文学 ) , 因此 ,

儿童文学必须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 , 必须在各个方面切合 “阶

段性” 读者对象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这就规定了建立多层次儿童文学分类的必然性与科学

性。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 , 80年代中期 , 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 “新概念儿童文

学” 登上了新时期文坛——儿童文学是幼年文学、 童年文学、 少年文学 3个层次文学的集合

体。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 , 决定并制约着幼年文学、 童年文学、 少

年文学各自具有的美学特征及思想、 艺术上的要求。这 3个层次的文学都有维护自己独立的

创作规律与艺术个性的权利 , 它们都以其自身的文学价值——认识、 教育、 审美、 娱乐与平

衡心理的作用 , 将少年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与高雅的精神性格的一代新人

为最终目的 [7 ]。

将儿童文学从文学大系统中分离出来 , 自成一系 (在中国 , 这一工作完成于五四新文学

运动时期 ) ,这是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第一次自觉 ; 将儿童文学具体区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

学—少年文学 3个层次 , 并界定其各自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使命 , 这是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第

二次自觉 , 是新时期儿童文学观念更新的质的飞跃。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上 , 这是一

个变革 , 一大进步! 无论幼年文学、 童年文学、 少年文学 , 都是整个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 , 都有其自身的独特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章法 , 都有用自己的理论来保护自己按照自身特殊

的文学规律办事的权力 , 在文学之林中完全有着自己不许被蔑视、 不可被剥夺的文学地位与

存在价值。这就直接激活了儿童文学被压抑的生产力 , 直接促发了儿童文学创作多元并存的

景观。进入 90年代 , 3个层次的儿童文学观念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 ,各层次的创作互为呼应 ,

各领风骚 , 而少年文学更是劲旅突进 , 成绩卓著。 以秦文君 《男生贾里》、 《女生贾梅》 为代

表的少男少女校园小说 , 以曹文轩 《草房子》、 《根鸟》 为代表的现代少年成长小说 , 以董宏

猷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为代表的梦幻体开放小说 , 以沈石溪 《一只猎雕的遭遇》、 《红奶

羊》 为代表的动物小说 , 以班马 《六年级大逃亡》 为代表的少年写实小说等 , 已构成一道绚

丽夺目的文学风景线。

茅盾说过: “ `儿童文学’ 这名称 , 始于 `五四’ 时代。” [8 ] ( P396) 在中国 , 具有现代意

识的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步的。五四时代 , 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次变革 , 其伟

大实践的突出成就 , 在于儿童观的转变与儿童世界的发现 , 在于儿童文学第一次从文学大系

统中分离出来 , 成为自觉服务儿童的一种崭新文学裁体。以周氏兄弟 (鲁迅、 周作人 ) 与文

学研究会作家群 (茅盾、 郑振铎、 叶圣陶、 冰心等 ) 为主干的一大批拓荒者与建设者 , 直接

开辟了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 奉献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批创作硕果与理论收获。站在

历史的高度鸟瞰现实 , 我以为 , 新时期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 , 它的实

践成果与美学尺度 , 在于儿童世界的再发现与儿童文学主体特征的再确立 , 在于将儿童文学

一分为三——幼年文学、 童年文学、 少年文学多层次观念的界定与实践。 “走向少儿” 的新时

期儿童文学 , 必将在实现自我价值与艺术个性自觉的进程中 , 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辈健全

的精神性格、 文化心理、 国民素质产生日益深广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深层拓展的

全部价值与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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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976, childr en 's lite ratur e in China is rega rded a s having enter ed the so-called New

Pe riod for its libe ralness, crea tivity and pro found content. This development has thr ee characte ristics. Fir st,

childr en 's liter ature in this period breaks aw ay fr om the or thodox idea tha t li teratur e is “ an indoc trina ting

instr um ent” . Instead, write rs of children 's literatur e a re mo re awa re o f their own consciousness and concern

o f mankind. Second, the adult-centered point o f view has mostly disappear ed. The principle tha t childr en 's

liter ature should be in acco rdance with childr en 's view points and thinking ha s been reestablished in o rder to

encourage childr en 's aw areness o f h umankind and to r emake na tional charac ter. Third, the tension betw een

the nar row criterion o f classification of childr en 's liter atur e and the variety of w riting has been reduced. The

cla ssifica tion o f children 's lite ratur e based on differ ent ag es and different psy cho lo gica l stag es has been

accepted.

Key words: childr en 's litera ture; pro found expansion; developing tr ends; consciousness o f mission;

aesthetic pursue

· 《朱子语类》 词语拾零·

界　　方

界方: 镇纸。 《语类》 卷 33云: “古人之器多有觚。 如酒器 , 便如今花瓶中间有八角者。

木简是界方而六面 , 即汉所谓 `操觚之士’ 者也。” ( P831)又卷 53云: “心如界方 , 一面青 ,

一面赤 , 一面白 , 一面黑。” ( P1280) 周密 《武林旧事· 车驾幸学》: “内官进书案听宣 , 以经

授执经官 , 进于案上……内官进牙界方。” 宋·杜绾 《云林石谱· 菜叶石》: “汉州郡菜叶玉石

出深水 , ……土人浇沙水 , 以铁刃解之成片 , 为响板或界方压尺。” (李敏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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